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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颠覆性创新?
———基于潍柴集团的案例研究

云乐鑫,
 

徐海卿,
 

范雅楠,
 

董晓语
(青岛理工大学商学院,

 

青岛
 

266520)

摘　 要:
 

数字经济时代促使企业进入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数字产物的嵌入,在二者

的催化下多端颠覆性创新成为企业转型新常态,而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制造业企业颠覆性创新形成数字化颠覆性创新以把

握数字时代契机,打造企业新型竞争优势是可拓展的研究问题。 本文以潍柴集团为例,依托于颠覆性创新理论,通过程序化

扎根理论分析对象,对制造业企业实现数字化颠覆性创新的过程机制以及形成路径进行探究。 研究发现,企业进行数字化颠

覆性创新要经历驱动、转型以及多元三个阶段。 驱动阶段,企业受内外驱动因素影响,启动数字化颠覆性创新;转型阶段,企
业以生产模式转变与组织结构演化为行动路径,通过对企业内外的数字化实现企业的数字化颠覆性创新;多元阶段,通过实

现商业生态系统的数字化颠覆性创新进行创新外延,形成数字商业生态系统模式,完成颠覆性创新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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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指出,推进新型工业化、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制造强国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中之重。 从 2015 年《中国制造 2025 发展纲要》指出制造业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是数字化转型,到 2020
年“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企业需要拥抱数字时代,激发数字要素活力,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颠覆过去生产

形势,促成新型数字模式形成。 数字化转型提速,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各行业的共识。 当前中

国制造业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较少,所需的发动机、高端机床、高精度仪器等高端机械长期由国外垄断,
生产方式主要处于机械化与自动化发展阶段。 抓住机遇,以数字经济为契机,加强自主研发能力、实现生产

颠覆,是我国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在市场环境发生数字化变革时,颠覆性创新就成为企

业弯道超车、取得最新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1] 。 而颠覆性创新不是由技术、组织结构、商业模式或者产品某

一类创新单独实现的,而是由多层次多领域相互作用、匹配共演实现的[2] 。 在数字时代,以往文献主要聚焦

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起因、过程、结果的单方面研究,但是在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实现颠覆性创新,对于颠

覆性创新与数字化转型结合的成果较少。 在理论中缺乏数字化转型与颠覆性创新理论结合在企业中会达

到何种效果的研究。 数字化转型的根本目的是帮助企业在产品、技术、市场等角度实现传统颠覆,实现新型

数字化颠覆,产生新型竞争优势。 因此,企业数字化颠覆性创新的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是值得探索的。
基于此,本文以潍柴集团为研究对象,以颠覆性创新理论为基础,联系潍柴集团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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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使得颠覆性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两大理论产生耦合效应,聚焦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①数字化颠覆性创新

的驱动因素;②数字化颠覆性创新实现路径与作用机理;③构建数字化颠覆性创新理论模型。 通过此类模

型为我国制造业实现数字化颠覆性创新提供一定的指导,推动企业颠覆性创新进程。

二、文献综述

(一)颠覆性创新

1995 年,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 Christensen 等[3]提出颠覆性技术构念,指出新技术具有颠覆性特征,对过

去技术具有完全替代性。 Christensen[4]通过进一步个人创新实践、学术对话后,在 1997 年基于颠覆性技术

概念进一步提出颠覆性创新范畴,是颠覆性创新研究的开端。 现有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分别为

颠覆性创新的概念定义、企业颠覆式创新的驱动因素以及企业如何进行颠覆式创新。
Christensen 等[5]以颠覆性技术作为主要切入点,以技术视角定义颠覆性创新为基于技术驱动,产生产品

竞争优势的技术改变路线,认定颠覆性技术是颠覆性创新的起点。
学者对于颠覆性创新的“为什么”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与内部两个视角。 外部因素主要为生存环境,在

所在的生态系统中,技术、政策、经济等因素都是改变环境的因素,多种因素组成的环境压力导致企业进行

颠覆性创新以保证企业的竞争优势[6] ,而数字时代的到来以及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7] ,使得各类因素都融

入了数字元素;内部因素主要集中在个体与组织层面,个体层面主要体现在管理者认知、能力等[8] ,组织层

面体现在企业文化、组织结构、社会资本等方面[9-10] 。 吴佩等[11] 认为颠覆性创新是一种产生于市场,由市场

推动的价值网络形式的变革,是对市场的重构以及攀升,同时也是基于企业进行持续性创新而产生的技术

变革对市场的响应,对颠覆性创新的理论内容进行了扩充。 每个阶段的颠覆性推动力都是不同的,蒸汽时

代是内燃机的推动,电气时代是电技术的加持,互联网时代是互联网的辅助,而现在数字时代是数字技术的

赋能。 臧树伟等[12]认为国家的战略规划也是颠覆性创新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国家获得新的竞争优势以及

实现科技强国的关键在于推动国内企业的颠覆性创新,实现行业内既定技术范式的转变,以响应全球价值

链的需求[13-15] 。 吕文晶等[16]在针对制造业企业的研究中进一步提出,数字化进程中的制造业企业在追求满

足市场需求的条件下,通过产业链重构、信息数据化以及模块化定制实现颠覆性创新,满足用户新需求[17] 。
对于颠覆性创新的实现形式方面,张庆普等[18] 在研究中表示企业可以通过跨界合作,在企业所在的商

业生态系统内实现资源共享以及能力互补,推动企业融合是实现系统颠覆性创新的主要手段。 林春培等[19]

对企业产业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企业可以通过自身产业链体系,更好地利用市场利好机会,实现产业

链重构。 并通过组织内部融入新技术完成颠覆性创新,打造数字组织平台,实现数字技术在产业发展过程

中的颠覆性创新行为的协助作用,呈现交叉和融合趋势[10] 。
现有研究对于颠覆性创新的理论内容以及各类驱动力、影响以及推动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表明颠

覆性创新不再局限于技术的创新,颠覆性创新的延伸已经到了组织以及更高层面上。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

的进行,数字技术作为主要要素融入多领域之中,企业的数字化颠覆性创新是以数字颠覆技术为基础实行

的转型方式,从多个层面实现企业多领域的颠覆性创新,从技术创新延伸到组织、商业模式等多各方面。 在

现有研究对于数字技术的嵌入带来的产业变革形成的颠覆性创新模式略显不足,对于两种理论的耦合研究

还较为匮乏。
(二)数字化转型驱动的创新

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传统企业提供了新的机遇,为各行业注入新活力[20] 。 数字技术赋予企业自生

性、可供性、开放性等特征,作为使用工具被创新个体用来创新新事物、抓取新机会,简化创新过程,颠覆传

统创新行径[7,21-22] 。 数字技术复合数字产物随着当代环境的变革正在逐渐颠覆企业的发展格局与战略方

向,而在国内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是重中之重,埃森哲发布的《2022 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显示,当
前只有 17%的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数字化转型形势依旧不乐观。 找出合适的数字化转型模式,
形成成熟的数字化转型框架,颠覆过去传统固化模式,形成数字颠覆形式是当今国内研究热点之一,目前研

究主要集中在其影响因素、过程以及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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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因素研究视角,在技术层面,数字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是数字化转型的根本驱动因素之一,汪旭晖[23]

在文中提出“大智移云物”等新兴技术的多点融合与突破是推动行业新模式、新态势的驱动力,加速企业接

收新兴技术的改造,达到智能化与数字化的形态以适应最新竞争环境,形成对传统模式颠覆,获取颠覆性竞

争优势[22] ;在社会层面,政府的政策导向与市场导向是促进企业进行数字化变革的重要路径[24] ,政府的法

律法规以及社会发展趋势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指引;在企业主体层面,管理者数字化意识、员工态度以

及团队意志都是决定数字化转型的因素,Dery 等[25]认为管理者以及员工态度是决定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

因素,只有企业管理层对颠覆性技术产生兴趣并且认可,才会继续促进数字化开发,而 Horvath 和 Szabo[26] 从

反方向研究得出员工以及中层管理者的抵制态度阻碍了企业工业 4. 0 的发展。 这明确了管理者与员工的意

志是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而数字化转型也会带来组织层面的转变,这也推动了数字化转型的

过程及成果研究[27] 。 对于内外部的技术嵌入而言,企业内部实现数字技术嵌入会使得企业员工具有更加便

捷的数字工具完成工作[28] ,并且通过数字平台的建立以及人工智能的引入,建立人机交互关系,形成组织颠

覆性。 企业数字化外部的主要表现为模糊企业边界,推动行业结构变革以及服务化创新[15] 。 例如,疫情冲

击下的餐饮业与零售业逐渐结合,各类新业态层出不穷。 数字技术的嵌入同样使得产品结构发生变化,企
业会根据大数据给出的信息进行市场需求的总结熔炼,制定出最适合消费者的需求方案,同时为消费者提

供更为完善的服务保障[29] ,新技术的利用促使行业业态颠覆,成为完全区别于传统的零售业局面。 数字技

术改变产品需求,推动了企业组织结构的创新,利益相关者之间边界在数字平台作用下逐渐模糊化,促进合

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形成新型网络化合作关系[30] ,从传统的交流形式与契约形式逐渐成为符合数字颠覆

环境中的网状形式。 数字技术融入企业业务板块,重构企业价值链,改变企业创造价值的形式,促进数字商

业模式的创新[31] ,为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产品、技术、网络化创新。
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出,数字经济时代发展时间不长,数字化转型意味着企业对数字技术与数字产物的充分

利用达到多层面,多领域的颠覆性创新。 我国对于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属于初级阶段,现有的制造业企业数字化

转型案例较少,对于细分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形式与转型路径以及转型形成的颠覆性效果研究较为不足。
综上所述,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数字技术与数字产物的应用是实现当前阶段颠覆性创新的主要手段。 制

造技术与数字技术的结合是推动产品、技术、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举措,从产品、技术以及模式上的数字技

术融入是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关键。 Cainelli 等[32] 指出,数字技术的融入,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了新的生产方

式,数字技术的嵌入使得资源得到整合,并且重塑了组织模式与商业模式,使其达到颠覆性状态。 由此产生

的颠覆性革命使得学者认识到数字化转型与颠覆性创新在制造业中可以产生联系。 由此可见,数字化转型

理论在制造业企业中与颠覆性创新理论存在耦合的可能性,通过两者结合,更为明确的推出企业如何建立

数字时代的竞争优势。
国内文献对数字化转型与颠覆性创新两种理论分别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但对于两者之间的共

同研究并没有铺展开,对数字化颠覆性创新的研究匮乏,两者关系的“黑箱”尚未打开,对于制造业企业数字

化转型中如何实现颠覆性创新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认识不够深刻。 为了回答制造业企业如何实现数字

化颠覆性创新以及在实现的过程中具体的路径是怎样,在实践层面上将颠覆性创新与数字化转型理论相结

合,本文意图采用程序化扎根方法进行研究,对已有理论无法阐述的实际企业现象进行探索性回答。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数字化转型理论与颠覆性创新理论的桥接尚在初探阶段,本文选用单案例的研究方法去回答怎么样通

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颠覆性创新的问题,对制造业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路径进行探究。 单案例研究比较适

合理论的构建,可更为清晰的表现其微观机制,解析理论的桥接、理论的应用以及实践路径。 扎根理论是从

基本的数据开始进行逐步逐层归纳最终得出理论的研究方法,通过质性分析将数据串联形成最终理论[33] ,
其核心原则是规避作者对于案例带有主观性的假设,使得最终成果与案例问题从扎根过程中自然涌现,本
文对于阶段性的研究因为获取的资料与来源都通过不断的访谈积累与归纳较为适合扎根理论。 本研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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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是程序化扎根理论,相较于扎根理论的另外两种形式经典扎根理论与建构型扎根理论,程序化扎根有

着结构清晰、路径明确的特点,在程序化的研究准则之下,程序化扎根具有比较具体的步骤,便于研究者进

行逐步探索。 程序化扎根具有三个步骤,分别开放性译码、主轴译码以及选择性译码,通过三个层次的数据

归纳形成数据层。 通过规范化的分析与实施步骤,实现对资料的排列组合[34] ,对其存在的逻辑关系进行挖

掘,形成新的理论,其步骤如图 1 所示。 在不断分解与组合中,理论没有出现新的类属或者范畴,表明理论饱

和完成[35] 。

图 1　 程序化扎根过程步骤

(二)案例选择

本文选取了传统制造业企业中的大型制造业企业潍柴集团为案例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 行业代表性

制造业企业是国之根本,富强之基石。 作为世界最强制造业大国之一,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主体。 潍

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柴)创建于 1946 年,中国制造业 500 强第 31 位,作为传统制造业龙头企

业,依靠成本、规模以及产业配套为主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在数字化的浪潮中,潍柴选择数字化转型以建立新

型竞争优势,具有制造业企业中较高的代表性。
2. 转型典型性

从 2016 年开始,潍柴根据数字环境的变化,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 通过数字技术的不断丰富与使用,将
自身的发展战略转变为符合数字时代的模式。 在潍柴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技术的使用不局限于企业本

身,对于以潍柴为核心的商业生态系统的数字技术渗透是潍柴目前的发展要求,通过不断的尝试与变革,成
为制造业企业中具有典型性的龙头企业。 作为国内制造业重要组成部分,潍柴的数字化转型是领域内值得

学习以及效仿的模范企业。
3. 数据丰富性

潍柴拥有多家上市企业,信息资料较为公开,二手资料较为丰富。 潍柴在领域内受到的关注程度较高,
具有较多的社会关注,持续有新的研究报告、高管采访等数据来源。 另外,潍柴的数字化转型经历了完整的

生命周期,从开始到基本完成较为详细,可得到的资料较为完备,符合本研究的案例需求。 案例企业在转型

过程时期外界环境变化与自身动态能力的变化对应性较强,适合探讨演化路径与机制,满足适配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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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方面,对企业实地调研进行一手资料收集,一手资料是进行扎根

理论所需资料收集的主要形式,首先为半结构化访谈,主要采用企业高层以及制造端、销售端以及管理端的

各层级人员进行面对面谈话获取一手数据资料,此类半结构化的可以让研究者与主要行动者进行直接交

谈,双向沟通的同时也是对问题、思路梳理的过程。 另外,通过非正式访谈与实地考察等方式在企业内部进

行资料收集,通过一手资料的收集以保障数据的信度,使得资料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探索性、适用性和针对

性。 另一方面,二手资料作为主要辅助资料,主要来源有:主要人员与部门采访报告;有关企业的新闻报道、
媒体采访;知网学术期刊、会议、学位论文数据库的相关研究文献以及官网年报数据等以公开渠道的二手数

据,与一手数据进行互相印证。 本文采用多元化的资料获取形式,从多渠道获得证据进行互相印证,基于三

角验证的原则,保证最终结论的稳健性程度,充分保证所的资料的准确性、客观性。 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资料收集途径

数据类型 数据来源

一手资料

半结构化访谈 主要针对企业高层以及制造端、销售端以及管理端各层级人员的访谈

非正式访谈 与企业部分员工在就餐时间、休息时间聊天交谈并且进行记录,得到部分有效资料

实地考察 参观企业工厂,数据中心,进行资料采集

二手资料

公开资料出版物
主要人员与部门采访报告,有关企业的新闻报道、媒体采访,知网学术期刊、会议、学位论文数据库的
相关研究文献以及官网年报数据等

上市企业研报以及披
露的公开资料

从国泰安数据库、浪潮网以及万德数据库等获得公开披露的数据

(四)信效度保障

本文从信度、构念效度、内外部效度 4 个层面保证文章的效度与信度,确保程序化扎根工作的规范性,减
少误差,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信效度保障策略

信效度指标 具体研究策略 适用阶段

信度
制定科学研究方案;进行多受访者所取资料印证 研究设计

多元化资料获取:半结构化访谈、实地考察、二手公开资料 数据收集

构念效度
构建证据链:基础数据;数据提炼;因果关系;模型构建 数据收集

进行专家学术交流,采取专家建议 数据分析

内部效度
研究小组成员进行资料整理后讨论,修正资料整理结果 数据分析

对“数字化颠覆性创新”因素阐释 数据分析

外部效度 对文献进行整理与回顾 研究设计

四、数据处理与模型构建

本次研究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进行数据的归纳与分析,确认问题之后进行资料的收集,与此同时

进行数据的分析,在问题与数据之间反复演绎,在最终理论达到饱和后输出理论。 本文在资料收集过程中,
将研究小组成员划分为多个译码小组,每个小组对资料进行收集与分析,在不断发现问题的过程中解决问

题,在此过程中不断归纳出相应构念。 在各小组独自完成相关任务后,通过集体研讨的方式进行汇总,将所

得构念进行提炼形成概念,在不断地提炼、汇总以及无效数据剔除后保证资料提取的可观性与准确性,提高

资料所取的信度。 在程序化扎根理论过程中,具有三个步骤,第一步为开放性译码。 开放性译码是将所有

已得数据进行汇总,层层编码,将杂乱无章的资料进行初步归纳,进行标签化处理。 在形成标签的过程中,
逐步整合为概念,进行标签的总结,将所得概念进行深入的探索形成更进一层的范畴,并在范畴内进行性质

与维度的深入研究。 第二步为主轴译码,具体步骤为:将开放性译码获得的范畴进行识别与分组,形成更进

一层的主范畴关系,通过逻辑、因果等关系类别串联起来,形成主范畴。 最后一步为选择性译码,通过对主

范畴的归纳与分析得出最终结论,形成核心范畴。 在这一过程中对于资料的分析是基于层级论模式,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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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归纳过程中,从标签、范畴到主范畴直到核心范畴,资料的提取过程中逐渐形成层级,最终形成理论。
在此过程中,资料的提取是具有渐进性与动态性的,所有的资料都是经历被提取被归纳以及被剔除的过程,
在不断地总结归纳中得出各个研究小组所认可的理论模型。

(一)开放性译码

开放性译码是将案例企业所取得的资料进行标签化,解读所得标签背后的真实含义,产生新型构念,凝
练成相关范畴。 对所需案例企业资料进行逐字逐句地剖析,在资料中,对涉及“数字技术”“颠覆式创新”“数

字化转型”“生产模式”“组织转变”“价值共创”等相关本研究所需因素的语句进行初步标记,将同种类型的

语句进行汇总并使用能够代表此类语句的短句或者是短语进行标记,直到此类概念达到饱和,进行标签的

输出。 在此过程中对于频繁出现的相似概念进行融合,对出现的不符合理论需求的进行剔除,最终使得所

需概念达到饱和。 最终,在开放性译码中,本文总结出约 600 条有实质意义的样本资料,形成 149 例理论相

关标签;其次,基于专业术语的情况下,结合颠覆性创新理论与数字化转型理论,进行标签的提炼与剔除,得
到 58 个概念;基于存在交叉、类似、相悖现象的存在,进行概念的归纳,抽象出 24 个范畴。 本文以潍柴集团

进行开放式译码说明,如表 3 所示。

表 3　 开放性译码示例

标签化 概念化 范畴化

a1 物联网普及
a2 区块链出现
a3 数字技术多元化
……
a16 云服务平台
a17 建立云计算数据中心
a18 制造业进入数字化转型高潮期
……
a46 信息数据化
a47 实现虚拟和现实互联
a48 以数据为核心的人、机器、产品
……
a66 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
a67 大规模定制平台
a68 柔性化生产平台
a69 客户定制设计平台
……
a89 云服务数据平台
a90 财务互通平台构建
a91 内部资源配置平台
……
a96 大规模信息化建设
a97 员工培训机制
a98 闭环的反馈考核
……
a123 多主体共同参与产品设计
a124 企业间资源共享与协同
……
a134 标准模块化能力
a135 模块化创新
a136 对相关企业进行技术输出
……
a142 利益相关者产业融合
a143 组建商业生态系统模型
a144 生态系统信息共享
……
a148 多企业适配性调整
a149 全商业生态系统数字化

A1 新技术频现(a1,a2)
A2 技术全面性(a3,a4)
A3 数字平台需求(a5,a6)
……
A11 细化组织层次(a22. a23)
A12 管理方式低效(a24,a25)
A13 高层战略决策(a26,a27,a28)
A14 利益相关者需求(a29,a30,a31)
……
A20 大数据技术(a46,a47,a48,a49)
A21 物联网技术(a50,a51,a52,a53)
A22 云计算技术(a54,a55)
A23 人工智能技术(a56,a57)
A24 零距交互(a58,a59)
A25 个性化定制(a60,a61)
……
A35 资料数据化(a88,a89)
A36 线上沟通平台(a90,a91)
A37 信息管理系统(a92,a93,a94)
A38 信息技术(a95,a96)
A39 管理层次(a97,a98,a99)
A40 管理幅度(a100,a101,a102)
A41 人才引进(a103,a104,a105)
……
A51 全产业链平台(a131,a132,a133)
A52 模块化架构(a134,a135)
A53 数字团队进驻(a136,a137)
A54 资源网络化(a138,a139)
A55 数据共享(a140,a141)
A56 多主体融合(a142,a143)
A57 协同共享(a144,a145,a146)
A58 适应性匹配(a147,a148,a149)

C1 技术发展(A1,A2,A3)
C2 市场环境(A4,A5)
C3 国家战略(A6,A7,A8)
C4 企业战略(A9,A10)
C5 组织结构(A11,A12)
C6 管理者意愿(A13,A14)
C7 创新条件(A15,A16,A17)
C8 迎合需求(A18,A19)
C9 数字技术(A20,A21,A22,A23)
C10 顾企交互(A24,A25)
C11 技术交流(A26,A27)
C12 产业平台化(A28,A29,A30)
C13 创新意识(A31,A32,A33)
C14 提升效率(A34,A35,A36)
C15 管理程序(A37,A38)
C16 扁平化组织(A39,A40)
C17 人才机制(A41,A42)
C18 组织创新(A43,A44)
C19 企业共创(A45,A46,A47)
C20 产业链升级(A48,A49)
C21 合作机制(A50,A51)
C22 技术延伸(A52,A53)
C23 多主体共创(A54,A55)
C24 升级生态系统(A56,A57,A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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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轴译码

主轴译码基于开放性译码将所得范畴进行聚合,通过寻找范畴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概括[36] 。 本文通过

在开放性译码所形成的范畴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对范畴进行重新排列与组合,形成 5 个主范畴。 对于数字

化转型促进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关键要素以及驱动因素给予总结。 如表 3 所示,根据开放性译码对技术发展

(A15)、市场条件(A16)、政策环境(A17)、市场需求(A18)、客户需求(A19)、大数据技术(A20)、物联网技术

(A21)、云计算技术(A22)、人工智能技术(A23)、零距交互(A24)、个性化定制(A25)、技术引进(A26)、技术

创新(A27)、定制平台(A28)、模块化平台(A29)、业务平台(A30)相关概念的提取,基于范畴创新条件(C7)、
范畴迎合需求(C8)、范畴数字技术(C9)、范畴顾企交互(C10)、范畴技术交流(C11)以及范畴产业平台化

(C12),经过反复研究分析,认为上述范畴均符合“生产模式转变”这一主范畴,范畴内涵为:“在具备数字技

术嵌入以及数字平台的建立,通过与需求端的协作,进行与 C 端的联系,形成生产模式的更新与迭代,通过

不断的技术交流,形成数字化下的生产模式方式的颠覆性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以及产品个性化需求”。 具体

内涵释义如表 4 所示。
基于“因果条件-现象-行动策略-结果”因果关系分析模型,将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识别,得出生产

模式转变、组织结构创新以及商生态系统创新的实现步骤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最终每个层面实现颠覆性

创新的路径。
将“创新条件、迎合需求、数字技术、顾企合作、技术交流、产业平台化”6 个范畴在因果关系模型中建立

相关联系,得到主范畴“生产模式转变”,如表 5 所示。 具体提炼过程为:在所处创新条件下,例如数字技术

的不断发展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都构成了企业颠覆条件(因果条件),企业需进行数字化转型实现颠覆性创

新。 市场的改变使得需求端产生变化,对业务以及产品的需求逐渐成为企业战略倾向,“以人为本”作为企

业的新价值选择。 同样的,企业之间的合作基于数字技术进行深入交流给企业带来数字转型需求(现象)。
在数字经济下,数字技术的需求是企业战略的重要选择。 为实现淡化企业之间以及顾企之间的距离,数字

技术作为企业实现企业行为的技术中介需持续升级(中介条件)。 顾客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以企业平台作为

表 4　 内涵释义

主范畴 范畴 范畴内涵

K1 外部驱动因素
(C1,C2,C3)

C1 技术发展(A1,A2,A3)
C2 市场环境(A4,A5)
C3 国家战略(A6,A7,A8)

数字技术不断发展,改变了各行业的市场环境竞争形势,数字经
济时代的到来是的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政策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以形成颠覆性创新形式

K2 内部驱动因素
(C4,C5,C6)

C4 企业战略(A9,A10)
C5 组织结构(A11,A12)
C6 管理者意愿(A13,A14)

企业内部由管理者进行战略调整,在经过调研以及体验之后认
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企业创新的形式,借此调整企业战略,调整
组织结构促进颠覆性创新

K3 生产模式转变
(C7,C8,C9,C10,C11,C12)

C7 创新条件(A15,A16,A17)
C8 迎合需求(A18,A19)
C9 数字技术(A20,A21,A22,A23)
C10 顾企交互(A24,A25)
C11 技术交流(A26,A27)
C12 产业平台化(A28,A29,A30)

在具备数字技术嵌入以及数字平台的建立,通过与需求端的协
作,进行与 C 端的联系,形成生产模式的更新于迭代,通过不断
的技术交流,形成数字化下的生产模式方式的颠覆性创新,提高
生产效率以及产品个性化需求

K4 组织结构演化
(C13,C14,C15,C16,C17,C18)

C13 创新意愿(A31,A32,A33)
C14 效率转化(A34,A35,A36)
C15 管理程序(A37,A38)
C16 扁平化组织(A39,A40)
C17 人才机制(A41,A42)
C18 组织创新(A43,A44)

企业内部组织的演化是来自于企业整体的意愿,数字技术嵌入
每一位员工的工作中,数字技术使得企业通过简化程序、扁平化
管理改造实现组织创新,另外通过数字人才的培养促使企业组
织内部的进一步优化,实现组织结构的颠覆性改造

K5 商业生态系统创新
(C19,C20,C21,C22,C23,C24)

C19 企业共创(A45,A46,A47)
C20 产业链升级(A48,A49)
C21 合作机制(A50,A51)
C22 技术延伸(A52,A53)
C23 多主体共创(A54,A55)
C24 升级生态系统(A56,A57,A58)

在企业所处的商业生态系统之中,通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
以及合作方式的改变实现企业共创,处于相关产业链企业的合
作机制以及先进技术不断迭代,最终实现多主体共创,构建数字
商业生态系统,对生态系统进行颠覆性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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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主范畴“生产模式转变”的典范模型实例

因果条件 现象 中介条件 企业行为 结果

创新条件 迎合需求 数字技术 顾企交互、技术交流 产业平台化

介质,通过模块化以及柔性制造实现顾客的个性化需求,产生顾企交互行为。 通过数字技术的引入与发展、
需求端推动以及企业的积极支持,最终在企业制造段实现平台化(结果)。 平台链接各个端口,实现生产模

式转变,促进企业的产业以及技术颠覆。
将“创新意愿、提升销量、管理程序、扁平化组织、人才机制、组织创新”6 个范畴在因果关系模型中建立

相关联系,得到主范畴“组织结构创新”,如表 6 所示。 具体提炼过程为:在企业具有创新意识时,企业表现

出对企业颠覆性创新的支持,从而构成企业进行创新的意愿(因果条件),随着对数字化认识的加强,数字技

术的使用对于企业效率的提升尤为显著(现象)。 在生产端以及组织内部,通过对管理程序的优化(中介条

件)实现在端口处的升级,进行效率的提升。 在实现管理程序的更迭过程中,企业通过组织扁平化处理,剔
除过去科层制,简化组织内部程序,形成便捷的组织内部程序。 人才的培养是对于企业管理程序更迭的根

本路径,通过对人才的培养,使得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嵌入组织、生产等方面升级与改造

(企业行为)。 通过管理程序的优化与升级使得企业完成内部组织创新(结果),达到组织程序数字化的

效果。
将“企业共创、产业链升级、合作机制、技术延伸、共创平台、构建数字生态系统”6 个范畴在因果关系模

型中建立相关联系,得到主范畴“商业生态系统创新”,如表 7 所示。 具体提炼过程为:企业共创成为当今社

会发展中的主要合作方式(因果条件),企业之间的共创行为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下逐渐简化,随着企业共创

行为的增多与数字技术的加入,产业链中企业壁垒以及企业关系不断发生变化,逐渐升级迭代(现象)。 在

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企业之间的合作方式发生变化,平台化产业链出现使得企业之间的合作成了较为普遍

的现象,通过资源的交换以及技术的交流,逐渐形成新型合作机制(中介条件)。 为实现此类合作,企业进行

技术延伸以及打造共创平台进行企业间距的缩减(企业行为)。 由率先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进行技术输

出,协助利益相关者企业进行改造升级,并且通过共创平台实现企业间壁垒弱化,将多主体置于同一平台,
实现生态系统升级(结果)。

表 6　 主“组织结构创新”的典范模型实例

因果条件 现象 中介条件 企业行为 结果

创新意愿 效率转化 管理程序 扁平化组织、人才机制 组织创新

表 7　 主范畴“商业生态系统创新”的典范模型实例

因果条件 现象 中介条件 企业行为 结果

企业共创 产业链升级 合作机制 技术延伸、共创平台 构建数字生态系统

(三)选择性译码

选择性译码是对主范畴的归纳与分析,经过反复的推演,获得较为抽象的核心范畴以及串联范畴之间

的故事线以概括描述此类资料。 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市场环境的不断迭代以及国家战略的调整使得制造

业企业意识到进行数字化转型,实现多方面颠覆性创新以建立新经济时代新竞争优势。 管理层面对于数字

技术的认可以及对于颠覆性创新的需求使得企业的战略导向向数字化靠近。 而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进而

推动颠覆式创新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首先,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搭建数字平台,通过全企业范围内的创新

意愿推动数字技术的融入,在数字技术接入的过程中与各企业进行技术交流,汲取优质的数字资源,激发企

业取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在满足顾客新需求的情况下,进行产品制造端的数字转变。 通过数字技术改变

工厂以及物流等方面的模式,实现智能化工厂以及数字物流等生产模式转变。 其次,生产端的数字化需伴

随企业内部的快速配合,数字技术进行企业管理层次升级,通过对管理程序的优化以及决策步骤的扁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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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实现组织创新,在效率性提升的情况下进一步配合生产端的迭代,实现组织结构的演化。 最后,企业所

处商业系统中存在较多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以及先进技术不断迭代,实现多主

体共创,促进全系统内企业的颠覆性创新,构建数字商业生态系统。 由此,提炼出 5 个主范畴:外部驱动因

素、内部驱动因素、生产模式转变、组织结构演化和新型商业生态系统创新。 其中由生产模式转变、组织结

构创新以及商业生态系统创新作为企业数字化颠覆性创新的主体行为。 主要行为三个要素的主要选择性

编码如图 2 所示。

图 2　 选择性译码

五、结果讨论

(一)理论模型构建

从上述案例的分析过程以及数据编码过程表明,内部与外部多重因素促使制造业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

适应新市场环境,实现颠覆性创新的路径根据经济时代的需求[37] ,进行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企业实现价值

颠覆的最优解。 通过“生产模式转变”“组织结构演化”和新型商业生态系统创新反应制造业企业颠覆性创

新演进过程。 在生产、组织以及生态圈三个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相互配合与影响共同驱动制造企业实现颠覆

式创新。 其理论框架如图 3 所示。
由图可知,在国家战略、市场环境、管理者意愿等驱动因素共同推动下,数字化制造业企业实现数字化

颠覆性创新的行为分为三部分:生产模式转变、组织结构创新以及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攀升。 三部分之间

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作为企业行为的各部分,三者相互协同,互补不足,共同实现此类颠覆性创新。 在整个

过程中,实现路径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存在阶段性企业行为,促进数字化转型以实现颠覆性创新。
(二)生产模式转变———颠覆标准化制造模式

在国际环境的持续变化中,伴随数字新技术的不断革新,在新需求的建立下国内制造业企业进行数字

化转型是必然选择。 在企业内部的决策融入数字化导向,积极实现企业生产端的数字化改造,实现数字化

颠覆,对传统生产模式进行剥离。 在内外驱动因素的加持下生产端的数字颠覆是企业进行的第一步。 生产

模式作为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基础,包括创新条件、迎合需求、数字技术、顾企交互、技术

交流以及产业平台化,由存在的因果关系将整体串联,形成独特的企业优势(图 4)。 依托于现有的创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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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数字化颠覆性创新理论框架

图 4　 生产模式转变路径

从技术、政策以及市场等方面进行数字化转型,在如今的市场中,数据大融合成为了数字经济市场的主要特

征,数据的流通性以及容量无限大的特点使得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时可以轻松获得网络信息,形成较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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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信息流以协助企业进行价值再造,形成生产模式转变的创新条件。 数字经济带来的是新兴技术的快速

融入,社会中的数字化改变形成的环境中各主体需求变化,对于 C 端个体的需求改变体现在个性化定制,消
费者对于产品的个性化需求日益增加,成为企业产品导向的主要依据,依靠数字技术获取客户意向是数字

经济社会的主要行为。 行为具体体现在顾企交互以及技术交流等方面,通过建立私域流量、用户体验中心

等以数字技术作为介质形成的 C 端数据载体,协助企业的技术与产品充分的融入 C 端需求。 平台对回传的

数据进行分析,根据产品传感器所获得的用户情况、习惯以及需求变化,主动采取产品与技术的改进,提供

高附加值的服务以满足客户个性化的需求以及打造全新的价值创造行为,进一步达到生产模式转变的目

的,形成颠覆性创新基础,借助数字技术的力量建立数字经济时代的竞争优势。 生产模式转变的最终结果

为全产业平台化,潍柴建立 6+N+X 平台如图 5 所示,分别为产品数据管理系统( PDM)、潍柴智能化快速设

计系统(IRDS)、产品应用开发系统(PADS)、供应商协同设计系统(SCD)、仿真数据管理系统(SDM)、试验导

航管理系统(WETP)、工艺管理平台(WPM)、智能标定系统(WICS)等。 实现平台全覆盖,促使生产方向与

战略根据末端需求进行调整,形成产品产业链各个节点的互通。 在对产业链的理解上,潍柴认可纵向制造

层级与横向的产业链环节互相链接的,将数字技术嵌入到各个层级,实现在各层级之间的万物互联,达到制

造层级贯穿的颠覆。 在用户、供需以及销售等环节进行横向数字技术嵌入,达到全流程的串联,使得数据实

现实时流通,形成横向颠覆,达到颠覆性创新基础性转变。

图 5　 潍柴生产系统转变

(三)组织结构演化———颠覆金字塔模式组织结构

数字技术的发展完全可以满足组织内部的数字化需求,在组织内部存在的组织层次烦琐,管理低效的

情况的驱动下组织结构创新成为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行为实现的前提。 根据对于资料的编码中得出范畴

创新意愿、效率转化、管理程序、扁平化组织、人才机制、组织创新。 六部分相互贯通,互相弥补,共同解释数

字化颠覆性创新内组织结构演化路径,推动数字化转型企业颠覆性创新(图 6)。 企业的头部思维是企业进

行组织结构转变的主要原因,潍柴集团谭总具有先进的探索性、新颖性思维,他认为做出改变,尝试新技术

是企业革新的重中之重,他的思维决定了头部管理者的认知导向,形成一系列的创新意愿要素,从创新支持

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组成组织结构创新逻辑中的因果关系。 潍柴建立了两化融合战略推进委员会,同时

负责两化融合与智能制造的推进工作。 两化融合战略推进委员会以业务 VP(vice
 

president)为主要成员,以
企业管理与信息化部为主要牵头部门推进相关工作。 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意愿影响,进行内部组织结构数字

化。 首先进行无纸化办公与平台化沟通的改革,在传统企业中进行互联网管理模式的转变,效率的提升是

该行为的主要现象,形成匹配企业新型生产模式以及全新生态系统的组织管理模式,从而颠覆传统组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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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进行扁平化处理。 通过信息与业务相结合,拉近厂家与用户之间的距离,建立信息系统:智慧动力系统,
其中包括潍柴 WOS 运营系统、全球研发共同体、优选的全球供应链系统、全生命周期的会员制专属服务等,
形成信息体系,简化管理程序,形成更为准确效率的行为程序。 在之后,通过外部合作形成更为标准化的内

部管理,潍柴与泛微展开合作,将共同搭建一体化的数字化办公平台,通过构建门户管理、公文管理、流程管

理、会议管理等功能,实现移动端集成等(图 7)。 组织结构的演化同样存在于人才机制中,人才机制分为人

图 6　 组织结构创新路径

图 7　 潍柴组织模式数字化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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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引进以及人才体系,在人才引进中此外,组织结构变革需要知识型人才。 潍柴对于人才的需求在于两点,
一为懂得数字化颠覆性创新如何在潍柴的企业框架中实现,二为掌握最新数字技术,将数字技术转变为企

业问题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对于人才体系的建立,潍柴从多方面进行实行,首先进行与先进数字化企业的

联合培养,进行技术的交流合作。 其次,建立较为完善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从基层人员的基本培养,到顶

尖人才的持续教育培养,设置培训班次进行持续性技术吸收。 另外,潍柴特殊建立人才适配性调节机制,对
于数字人才的业务配置以及部门配置进行最为准确的调配,形成合理化数字人才嵌入。 通过一系列创新,
形成最终组织创新,达到颠覆性创新的效果。 平台化式的组织革新最常用的方式,潍柴通过建立全体细化

平台的方式,在体系中构造数百个平台,例如通过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 PLM,支持潍柴集团五国十二地

的全球协同开发;通过企业资源计划(ERP)和制造企业生产过程执行管理系统(MESZ)平台支撑了潍坊、重
庆、扬州等地区的协同网络化制造(图 5);通过客户关系管理平台 CRM,将客户与企业连接到一起。 在平台

之外,企业的管理革新在潍柴内部持续进行,对于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行为采取“全员参与原则”以及“一把手

原则”通过两个原则的相辅相成,促进数字技术的全面介入,形成传统形式的管理颠覆。 最终的表现行为为

员工直面用户,科层制转换为平台制。
(四)生态系统创新———颠覆传统生态系统

国家具有前瞻性战略,在企业本身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后应带动整个生态系统内的企业进行数字化颠

覆,剥离原有生态系统关系,实现数字生态系统的建立,实现颠覆性创新。 在内部因素上,为提高企业的发

展边界,促进产业链上的数字化颠覆性创新是保证自身发展需求的重要方式,实现以企业为核心的商业生

态系统内的数字化颠覆性创新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选择。 依据对于商业生态系统的创新范畴编码获得企

业共创、产业链升级、合作机制、技术延伸、多主体共创、构建数字生态系统 6 个范畴来对商业生态系统颠覆

性创新进行解释(图 8)。 企业之间的关系作为商业生态系统创新最为重要的一环,潍柴在进行过程中通过

建立信息化系统与数字化平台,形成企业之间的桥梁,将资源整合到同一生态系统中,达到群策群力,“1+1>
2”的效果。 潍柴建立“车联我”系统,形成各类企业之间的系统连接,在供应商、中心库、服务商等个体之间

图 8　 商业生态系统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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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链接,积极促进企业之间的共同协作,形成资金流转、信息汇总以及监管多作用结合的系统形式。 此

外,潍柴针对全球方位内的合作伙伴开放全球研发协作平台,进行产品研发方面的企业共创。 为了达到企

业共创的目的,企业对产业链进行升级,通过合作机制的调整,形成全新的产业链形式,以互联网为基础,将
各方作为节点形成统一平台,将盈余资源或者冗余资源等放入平台中,形成资源的平台化分析与归类,搭建

资源服务平台。 潍柴创新新型网络化资源交互形式,以企业为主要核心,将资源作为载体模块,将全球资源

实现模块化整合。 在满足各企业的情况下,将用户需求置入资源平台中,实现资源与用户需求的联动,实现

企业资源的最优配比。 此外,高校、各研究机构是潍柴商业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环,具有高开发能力的组织

加入合作网络中,提供了持续更新的研发与创新,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于研发的投入以及风险。 基于产

业链中各主体之间融合发展的层面,潍柴在不断提高自身数字化程度的基础上,不断扩散至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核心供应商),加大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数字化能力输出力度,引发全商业生态系统内的数字化颠

覆性创新(图 9)。 通过搭建覆盖全价值链的信息化支撑平台,在产业链内的生产、研发、服务等经营环节打

通端到端整个体系,将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延伸到整个以潍柴为核心的商业生态系统中,并形成独具潍

柴特色的运营管理体系(WOS)。 模块化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企业所必须进行的产品转变,为满足客户

的个性化需求,各企业在进行模块化的同时又保持相对独立,在模块对接时又保持持续合作。 潍柴利用产

品与技术的模块化将数字化颠覆性创新延伸至外部网络,使得技术与知识在生态系统内进行传播。

图 9　 潍柴生态系统演化

(五)协同关系构建

数字化颠覆性创新通过三部分实现传统的生产模式、组织结构以及生态系统的颠覆,通过数字化颠覆,
实现产品、技术以及模式的创新,打造数字化企业。 如图 3 所示,三者之间的关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首

先,组织内部的转变是颠覆性创新的前提,在管理者的带领下,企业整体表现出进行数字化颠覆性创新的战

略意图,给生产端的产品输出指出方向,指导生产模式的转变。 其次,组织结构的变化带来的是组织串联的

可能性,将生态系统内部的企业节点进行组织串联,更好地实现生态系统的创新。 生产模式转变作为数字

化颠覆的主要开始节点,在三者之间起到的是基础的作用,通过数字技术的产品嵌入实现产品的模块化,进
行大规模定制服务满足客户需求。 将产品模块化提高柔性生产能力,对生态系统中的个体节点提供了模块

可利用的可能,通过标准化接口以及其他标准的设定,生产出的产品模块可以在整个生态系统内流通,促进

生态系统的升级。 生产模式的数字化给企业组织内部获取大量的数据提供了充足的助力,通过数据的获取

与分析,组织内部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实现持续性组织结构转变。 最后,生态系统的创新是数字化颠覆性

创新的攀升表现。 通过生态系统内的多主体交互,生产端在众多企业中吸取优质资源以及技术,实现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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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转变,而在组织内部,通过多主体企业的平台接入,使得组织网络中可获得数据信息来源更为庞大,
促进决策的准确性提高以及组织结构持续优化。

六、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总结

围绕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颠覆性创新的作用机理这一议题,本文基于程序化扎根理论以潍柴集团为研究

样本进行单案例探索,通过构建数字化颠覆性创新的理论模得到以下结论:
制造业企业在实现数字化颠覆性创新过程中经历驱动、转型以及多元三个阶段,制造业企业实现数字

化颠覆式创新的驱动阶段是企业内部驱动与外部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外部驱动因素分别为国家战略、技
术发展以及市场环境。 三者之间互相影响,共同推动企业进行数字化颠覆性创新;内部驱动因素主要包含

管理者意愿、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三方面,从头部领导者思维到整体组织结构的转型需求,对企业战略的制

定逐渐偏向于数字化颠覆性创新。 外部驱动因素保证企业对于市场需求、环境变化的把控。 在积极响应国

家战略的同时,将产品导向以及技术方向稳定在合理的环境中,形成与时俱进的核心竞争力。 内部驱动因

素的起因主要产生于企业内部,头部领导者进行战略决定,推动组织结构内部转变,进行数字技术的接入,
进行企业战略的逐步细化,建立分工协同机制。 内部组织结合市场需求对产品与技术进行重新改造,形成

颠覆性技术与产品。
数字化颠覆性创新在转型阶段主要包含生产模式转变、组织结构演化、商业生态系统创新。 在内外驱

动因素的双重作用下,企业进行多元数字化转型行为形成颠覆性创新模式,抓取时代的价值创造形式,积极

促进企业转型。 首先,生产模式的转变是推动产品、技术以及生态系统的创新,企业数字技术嵌入生产,能
够改变生产端的效率性与新颖性。 其次,用户的多样性与个性化可以通过产品与技术的模块化满足。 此

外,生产模式转变将生产端、消费端、服务端之间的隔墙打破,将数据信息在三者之间串联起来,实现用户需

求的产品价值体现。 组织结构创新表现在企业从头部管理者到基层员工都处于数字技术嵌入实现流程再

造的颠覆性行创新的过程中,使得组织内部形成统一思维,促进企业战略的实行与信息传递以及数据利用

的效率,协助企业实行数字化颠覆性创新。 传统的科层制具有层级隔板,信息流通不顺畅,颠覆组织结构的

主要形式是去掉科层之间的中间隔板,实现部门之间的信息流畅度,促进资源共享。 商业生态系统创新是

企业通过多元化融入数字技术达到颠覆性创新的企业行为,将企业本体所实行的战略逐步延伸到多主体领

域。 通过生产模式转变、组织结构演化与商业生态系统创新形成以数字技术为载体,形成低成本创新、低成

本试错的颠覆性创新。
(二)理论与实践价值

制造业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颠覆性创新是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选择。 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企业

在环境中的竞争能力以及内部的效率能力的提高,进行最有效的技术与产品的革新,得到企业所在领域内

的新价值产出形式。 本文以潍柴实现数字化颠覆性创新作为主要线路,构建数字化颠覆性创新的作用机

理,将数字化转型理论与颠覆性创新理论进行桥接,构建出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颠覆性创新的实现路径。
本文通过构建路径框架发现企业进行数字化可以在多方面产生颠覆性创新效应,生产模式转变是数字技术

与制造技术相互融合,将消费者纳入生产环节,集合供应商、生产商以及购买方作为一个整体集体参与进生

产环节中。 组织结构变革是在管理者的引导下使得组织层级减少,业务效率提高,将企业内部整体串联到

一起形成颠覆原有组织结构的新型组织串联形式,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企业平台化,企业可以通过平台进行

信息与数据的传输以及在平台上进行业务部门之间的资源调配,提高各项效率。 商业生态系统的创新是以

本企业为核心搭建网状网络,将各主体接入节点中,形成商业生态系统,在不同的部分进行不同个体之间的

联结,通过商业生态系统内的网络,利用数字技术实现顾企、企业之间的共创效应,同样促进产业链各部分

淡化边界,实现在大范围多元化的颠覆性创新。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本文总结出在转型阶段存在三种类型的企业行为,但对三种企业行为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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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关系没有深入研究。
 

另外,本文对研究案例的选择局限于单一企业,并且只在制造业中进行了探讨,因
此使得得出的结论存在一定的边界性与局限性。

 

最后,本文未在微观层次上对不同企业的战略需求进行考

虑,管理者之间的区别与企业形态的不同都会给企业的战略导向以及行为选择产生影响。 未来可进行的研

究:一是可以构建具有强力普适性的数字化颠覆性创新的理论框架,选取大量数字化转型企业作为研究案

例,开展跨行业、多案例研究,以验证本文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二是针对生产模式、组织结构以

及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究。 三是探讨颠覆性创新情境下数字化转型企业生态系统构建完成后

有关数字生态系统治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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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ruptive
 

Innovation
 

Throug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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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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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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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Haiqing,
 

Fan
 

Yanan,
 

Dong
 

Xiaoyu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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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dao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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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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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embedding
 

of
 

digital
 

products.
  

Under
 

the
 

catalysis
 

of
 

both,
  

disruptive
 

innovation
 

at
 

multiple
 

ends
 

has
 

become
 

a
 

new
 

normal
 

for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How
 

to
 

empowe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with
 

disruptive
 

innovation
 

throug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form
 

digital
 

disruptive
 

innovation
 

is
 

an
 

expandable
 

research
 

question.
  

Taking
 

Weichai
 

Group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rocedural
 

grounded
 

theory,
  

the
 

aim
 

i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mechanism
 

and
 

formation
 

path
 

of
 

digital
 

disruptive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nterprises
 

need
 

to
 

go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digital
 

disruptive
 

innovation:
   

drive,
  

transform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In
 

the
 

driving
 

phase,
  

enterprises
 

are
 

influenced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driving
 

factors
 

and
 

initiate
 

digital
 

disruptive
 

innova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stage,
  

enterprises
 

tak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modes
 

and
 

the
 

evolution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s
 

their
 

action
 

paths,
  

and
 

achieve
 

disruptive
 

digital
 

innovation
 

through
 

digitalization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enterprise.
  

In
 

the
 

diversified
 

stage,
  

by
 

achieving
 

digital
 

disruptive
 

innovation
 

in
 

the
 

business
 

ecosystem,
  

innovation
 

extension
 

is
 

formed,
  

forming
 

a
 

digital
 

business
 

ecosystem
 

model,
  

and
 

completing
 

disruptive
 

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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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乐鑫等:
  

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颠覆性创新?


